
赵记说事儿03 2022.07.29/星期五/责任编辑：颜婷婷

记者 赵云

入夜，灯光起，一个个
小摊陆续登场。夜市，开始
了。

这里有吃有喝有玩，还
有活力。大部分摆摊的都是
年轻人，摊位都是精心设计
的，充满着个性。酷热的夏
夜里，到处是他们忙碌的身
影，所有的努力都藏在汗水
里。

夜市里充满着城市烟火
味，讲述着一个个年轻人的
励志故事。

记者 赵云

“五六十岁的人在跳广场舞，年轻人在摆摊。”
“夜市摆摊，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夜市里摆摊的
年轻人，哪一个不励志？”采访中，听到了很多这样
的声音。

在传统观念里，摆摊门槛低，很苦，是中老年人
的主场，心气高的年轻人肯定干不了。然而，现在的
年轻人并非如此。这些“后浪”并不怕吃苦，脚踏实
地，不仅有着自己的生意经，还在小摊上投入无限创
意，让摆摊成为时尚的生活方式。

因为认真，所以摆摊并不简单。“我的小摊海报
看似简单，实际上我设计了两个多小时。”大雄说。

“后备厢摆摊好难，从前期策划到准备工作，我脑壳
儿疼。一个小摊尚且这样了，更别说经营一个小
店。”这是赵东波发在朋友圈的感受。夜市是个竞争
激烈的市场，摊主们也很“卷”，这就需要他们自主

创新，打造个性。正是他们的不断努力，使得夜市蓬
勃有朝气，不断提档升级。

有人将夜市摆摊当作下班后的副业，有人将它当
作一份年轻的事业，有人用它锻炼和提升自己，为梦
想打下基础。夏日的夜市里，他们热情吆喝，他们认
真经营；他们汗流浃背，他们谈笑风生。他们努力生
活的样子，像极了你我。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每一个日落后，夜市
便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这里的每个努力奔涌的

“后浪”，都值得点赞。

每个努力奔涌的“后浪”，都值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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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韩料店的他觉得圈子有点窄

把这当作一种社交途径

7月23日晚上，市区千禧广场，赵东波
炸着薯塔，身上的T恤有一半都被汗水浸湿
了。

这个 27岁的大溪小伙，专做“后备厢”
夜市，卖的是猪油渣和薯塔。“我把在夜市
中摆摊当作一种社交途径。”赵东波说。

他在杭州上的大学，毕业后在椒江开了
几年的饮品店，现在宁波大学城和朋友一起
开韩国料理店。

“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单一，我想结交更
多的朋友，拓宽生活圈。”赵东波称，他曾
去玩剧本杀，参加各类酒局，目的就是认识
不同的人，带给他更多的想法和信息。

因为店开在大学城，他和大学生一样，
也有着寒暑假。看到“后备厢”夜市盛行，
他也蠢蠢欲动。

摆摊做生意，选品很重要。“我不想重
复别人的东西，最终选定了猪油渣和薯
塔。”他说，猪油渣是他邻居家的产品，不
仅口感好，而且小有名气。他曾在杭州的河
坊街买过薯塔，很大一串只要10元，觉得非
常划算，如果在夜市里卖，肯定也很畅销。

以前，赵东波很讨厌油烟。为了摆摊，
油烟也变得不那么讨厌了。他在网上学习如
何制作薯塔，椒江一家百货大楼里有卖薯塔
的，他还跑过去请教。在家里练习过几次，
他便“出师”了。

“后备厢”夜市，车尾厢的氛围感非常
重要，个性装饰往往是吸引客人的第一要
素。很多摊主利用氛围灯、挂布、桌布、小
黑板等，打造独特个性，营造浪漫氛围。

为此，赵东波花了一个多星期准备设
计，写了满满几张纸。“我要将摊子打造成
露营的感觉。”

7月初，他的“后备厢”第一次出现在
了椒江和合公园。猪油渣 22元一包，薯塔
10元一串，当晚的营业额有 1500元左右。
之后，他又到椒江的老粮坊、温岭的千禧广
场等地摆过“后备厢”夜市。

赵东波有个搭档，是个在轨道公司上班
的小伙。对方有空，就跟着赵东波来摆摊；
没空时，赵东波就一个人。“两个人时，我
才能卖薯塔，一个人忙不过来。”赵东波称。

怕猪油渣时间长了影响口感，赵东波每
次不敢带太多。很多时候，他很早就将猪油
渣卖光了。但他没有立即收摊回家，而是继
续待在夜市，和旁边的年轻摊贩聊聊天。

“他们很多是上班族，有的在银行工
作，有的在手机店上班，也有做微商、自媒
体的，都是很有意思的人。”赵东波说。在
他们身上，赵东波也学到了很多，比如专
注、勤奋、说干就干的执行力等。

赵东波的人生规划是多开几家店。对他
来说，“后备厢”夜市的经历是一笔宝贵的
财富，既长了见识，又积累了人脉，对其有
着很大的帮助。

第一次创业失败亏了几十万元

摆摊是她一天中的
第三份工

“人生就像一碗泡面，即便匆匆，
依旧回味。”“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人生若只如初见，来碗泡面，肚里满
满，脑袋空空。”小陈的摊位上，写着很
多有趣的文字。

小摊主卖韩式泡面，现煮。天气很
热，但点泡面的客人还不少。此外，小
摊还卖手打柠檬茶、冰粉、冰沙、酸梅
汤、冰汤圆等。

小陈说，小摊是6月份开始摆的，当
时经朋友介绍，决定到九龙湖旁的夜市
摆摊。“朋友是卖泡面的，卖得还不错，
所以我也跟着卖泡面了。”

这个摊子，是小陈和几个姐妹合伙
开的。开着开着，她们在河边村租了个
店面，摊子摆在店门口。

出摊时，穿着朴素的小陈煮面、做
饮料，动作十分麻利。她说，她到小摊
的时间一般为晚上8点，刚开始收摊的时
间晚点，现在基本上11点左右就收摊了。

“一晚上下来，营业额并不多，少
的时候 100多元，多的时候 200多元。”
她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她们还在
观望是否继续经营下去。

小陈不愿透露自己的名字，因为不
想让父母知道她摆摊的事情。“怕他们担
心我太累。”小陈说。如果不是创业失
败，欠了很多债，她也就“摆烂”了，
不会这么辛苦。

小陈今年 24岁，温岭人，大学毕业
快4年了。前年，她凭一己之力开了一家
美容店，但开了半年多，店经营不下
去，她不得不歇业。为此，她欠下了几
十万元的债务。

这些债务大部分是银行的贷款。家
里条件不太好，她也不敢和父母说这
事。为了还债，小陈很拼。夜市摆摊是
她一天中的第三份工。第一份工是去企
业上班，上午8点半工作到下午2点。下
午 3点到晚上 7点，她再去打第二份工。

“我每天晚上12点钟睡，到第二天8点起
床，没有你们想象的辛苦。”小陈说。

小陈算了算，到年底，她欠下的债
务基本上能还清了。她还认真分析了创
业失败的原因：“当时觉得美容店是风
口，现在想想并未选错行业，只是美容
店选的位置不好。”

还清债务后，小陈计划攒钱买辆
车。“我还想继续创业！”她说。

关于自己的故事，小陈觉得非常普
通。在她看来，每一个在夜市摆摊的年
轻人，都非常励志。

和男友第一次来温岭的广西女孩

失业了，就在夜市摆个小摊吧

“我叫大雄，我的店很小，所以叫‘大雄小店’。”7
月 19日晚上，广西女孩卢津雄将小摊摆在了城东街道阳
光社区汇头王夜市里。女孩今年21岁，爱笑，“大雄”是
她的小名。

摊子确实有点小，一米多长的桌子上摆着钵仔糕和3
大桶的红茶、绿茶及乌龙茶泡成的茶水。

“钵仔糕是我家乡特产，刚开始我就卖这一样，后
来他们建议我卖饮料，于是我也卖起了手打柠檬茶。”大
雄说，她用的柠檬也是家乡的。

有客人点了杯柠檬茶。大雄熟练地切了三四片柠
檬，放在容器里加上冰，用工具将其捣碎，再加上果
蜜、茶水装杯，柠檬茶就制作好了。一杯柠檬茶卖 8元，
夜市里差不多都这个价。

钵仔糕卖 3元一个、5元两个，有原味、椰奶、红豆
等多种口味。大雄介绍，钵仔糕是用马蹄粉做的，做法
也简单，蒸上15分钟就可以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温岭。”说起温岭，大雄觉得有着
特别的缘分。她曾在深圳上班，2021年在厦门旅游时，
认识了男友老吴。老吴是安徽人，比她大9岁。

今年春节，两人订了婚，准备一起去上海发展。车
子从广西出发，开到半路时，得知上海疫情，他们不得
不改变计划。

老吴在温岭下了高速，两人决定留在温岭发展，并
在城东街道阳光社区租了房子。刚到温岭时，两人盘下
了一家健身房来经营，生意不好做，坚持了2个月便放弃
了。

之后，两人都各自找到了工作。“我4月份上的班，5
月份公司就倒闭了。”大雄说。没了工作后，她回老家待
了一段时间。再回到温岭时，她找到了目标：在夜市摆
摊。

6月19日晚上，她的小摊开业了。她记得，第一天卖
了五六十元。自此，她开始了昼伏夜出的生活。

每天中午，她开始准备东西。有时，摆到晚上 11
点；有时，摆到凌晨两三点；有时也摆通宵。“好的时
候，能卖一两百元；不好的时候，才卖几十元。”

出摊过程中，她结识了一批同行。有个卖水果的小
伙向她购买钵仔糕，还价还了很久。“10元 4个，这是规
矩。”大雄一本正经地说，不过今天她高兴，可以再多送
一个。

隔壁卖冷饮的女子带着孩子。这个 10多岁的小男
孩，说要帮大雄做柠檬茶。“这杯我先做，下一杯你再
做，做了你自己喝哦。”大雄对他说。

大雄出摊时，老吴也会过来帮忙。老吴跟大雄说，
他还想创业，准备开店。至于开什么店，老吴没说，大
雄也没问。“他想说的话，自然会说。我要给他足够的空
间。”大雄称。

摆摊虽然辛苦，但大雄觉得挺自由的，比上班好。
“钱赚多赚少没关系，重要的是开心嘛。”大雄说，她要
把摊子继续经营下去，还打算摆到玉环去。“努力生活，
一定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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